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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挡得住栾树花的盛情？！
往年栾树开花时，总有丝丝凉

意陪着。空气中去了些夏的躁气，
秋揉进了些许的温柔，有了些凉飕
飕的味道。阳光显得不那么刺眼
了，若是昨晚刚巧下了场秋雨，穿
过树隙落在背上的光点，竟还有些
温暖的善意。天上的云巧眉细眼，
流来扭去说不完的话，像活儿不忙
时闲聊的妇人，在天上有一搭没一
搭地说着。也有调皮的，薄薄一丝
丝的，似正串门的小媳妇儿，叽叽
喳喳，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人们
都喜欢这样的秋，没什么必须要做
的，不用听呱噪的蝉鸣，不用死守
严防着太阳，不用狼狈地擦着脸上
的汗水，不用心浮气躁地挨着一天
又一天的时间……夏天真难，幸
好，秋来了。

今年的秋与往年有些不同。
白露将至，天气还姓“夏”。植

物们也浸淫在夏的余威中，它们在
前段时间耗尽了精气神，个个萎靡
不振。或是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池
里的荷，满塘绿得不容置疑，花们仗
着叶的铺天盖地，开了一茬儿又一
茬儿。摇曳多姿的莲蓬在风中轻
颤，一抖就结出了个莲子来……她
们，就是整个夏倾尽全力的韶华。
没什么能和夏天中的荷花比，够不
着水也没有擎举天地的绿伞。街
边农民卖的瓜果比往年少了许多，
还没开花就被晒没了，哪会有果子
结出来呢？

从教三十年，这条开满栾树花
的大马路，是我每天必经的，但似
乎只有这几年，我才能慢慢感到这
里原来开着栾树花。是我太矮小
吗？每个匆忙的清晨，被裹挟在汹
涌的车海中，用急促的步伐和时间
赛跑，跑过一个个路口，跑过一个
个行人，跑进九月火热的校园中；
是我的心神总不在当下吗？两年

或三年轮一次的教学小循环，让我
常常在一年级孩子的稚嫩中徘
徊。每年九月，是孩子们迅速从幼
儿蜕变成小学生的过程，什么都好
奇什么都要说什么都需手把手教
……若不是起始年级，暑假后的小
朋友们，也要花大力气规整。孩子
的信任、家长的期待、学校的期望、
社会的给予……如盛夏的炙热，我
哪顾得上秋意中的栾树花，哪看得
见她们的婀娜，哪闻得到来自大自
然的芳香……

一年级的中餐是忙碌的，我等
着全班孩子盛完餐食，刚打了自己
的一份，想开始狼吞虎咽，一个孩
子拿着餐盘“扑”到了我身边——

“哇，大苹果！”他边喊着边把苹果
挥到我跟前。这在“重规则”的一
年级的九月份中，无疑是个炸雷。
我一下跳了起来，压低声音吼道：

“能说话吗？”这孩子是有名的“皮
大王”，为了能在开学取得全班的

“安定”，我可下了不少功夫。一看
他重蹈覆辙，真觉得自己即将“一
败涂地”。孩子愣了愣撅了撅嘴，
带着点委屈说：“老师，我想把这个
苹果给你，祝你教师节快乐！”是
啊，今天是教师节，孩子挑到了学
生中餐水果中最大的一个，只为了
祝我“教师节快乐”。这样的纯真
和善意被我的直接和粗暴打断，不
正是我对待栾树花的忽视吗？

放学时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
闷闷地想着这件事。你瞧啊，再怎
么恶劣地天气，栾树还是带头开了

花。我是见过栾树开花的，每年的
九月，她总如期而至，绿枝头上摇
曳着金色的小碎花儿，有的纷纷扬
扬投身到柏油马路上，有的在枝
头，像孩子手中的小烟花，亮晶晶

“砰”地开了一举又一举。先是灿
烂的金黄，慢慢地，从枝尾蔓延上
朵朵红色的火焰，把枝尖的金黄衬
得更加绚烂。很爱这样的时刻，仿
佛是自然赋予的荣耀——是啊，日
子给予的喜悦接踵而来：教师节、
中秋、国庆、重阳……欢欢喜喜地
扑过来，扑进你的怀中，让人拢了
这个和那个，不知如何是好。而我
的心神，竟然被忙乱的“开学”拘住
了，它们缚了我对秋的向往、对日
子的期盼、对每时每刻的安享；它
们绑了我的快乐、耐心、温柔和一
次次打量新事物新人物的好奇；它
们剥夺了那些“开在”日子里的努
力和希望……

还是要看到栾树花啊，看到她
们在不是秋天的秋中，冒着酷暑的
摧残，义无反顾竭尽全力地开出惊
心动魄的金黄来，就像我那些小小
的孩子，面对陌生的环境、突然拔
高了要求的老师和家长，扒拉着餐
盘中的食物，在学着自己打理着一
切时，还要努力地向你展示纯真
的、热切的、从未被污染过的笑
脸。那笑脸，不正是这满树满树开
在艰难中的栾树花吗？

我深呼吸，在匆忙的脚步和汹
涌的车流中抬头，学会凝望开在蓝
天下酷暑中的栾树花……

□冯志军

走在下班路上，不经意间，一缕若有
若无、淡雅而熟悉的清香悄悄钻入鼻
尖。它不急不缓、恰到好处地唤醒了我
的感官，且带着秋天独有的沉稳与内敛，
令人心生安宁，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
头——是桂花，它终于开了！

我缓缓抬头，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
绿叶，只见不远处一株桂花树，静静地伫
立在夕阳之下。细小而密集的花朵，金
黄中带着点点橙红，或隐匿于叶间，或勇
敢地探出头来，虽小却异常醒目，如点点
繁星，在夕阳余晖中轻轻摇曳。

我的故乡在北方，鲜少看到桂花
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桂花是一种遥
远而神秘的存在，它不似北方粗犷的槐
树、笔直的白杨那般随处可见，而是藏在
表姐梳妆台上那瓶小小的“桂花香水”
中。十八九岁的表姐正是爱美的年龄，
梳妆台上摆放着一瓶小巧而精致的香
水，瓶身细细长长，透明的玻璃材质透出
里面淡黄色的液体，宛如秋日午后的一
缕阳光，温暖而不刺眼。有一次我偷偷
揭开瓶盖，一股清新而纯粹的香气便悠
然飘散，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那香气
淡淡的，仿佛是古老诗篇中低吟的佳人，
轻纱遮面，只留一抹幽香，却足以勾起我
对南方无尽的好奇与向往。

后来工作到宁波，我才惊喜地发现，
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桂花，竟如此亲近地
环绕着我。甬城遍植桂花，且品种繁多，
金黄色的叫金桂，银白色的叫银桂，还有
橙红色的丹桂，它们或挺拔如哨兵，或温
婉似少女，枝叶间密密麻麻地镶嵌着的
小花，细碎而精致，在秋日的阳光下闪
烁。一阵风起，便有细碎的花朵轻轻飘
落，如同一场金色的雨，带着淡淡的甜
香，缓缓降落在地面、草丛、水面，甚至是
行人的肩头、发梢，带给人一份意外的惊
喜和温柔。

南方的秋天，是属于桂花的季节。
秋意渐浓时节，无论是城市的街头巷尾，
还是乡村的田野山间，到处都能见到一
树一树盛开的桂花。它们或孤植于庭院
一角，或群植于公园湖畔，更有甚者，沿
着山路蜿蜒而上，形成一条金色的桂花
长廊。

那时的周末，携家人约朋友至江边
野餐，儿子和小伙伴们兴奋地在桂花树
下穿梭，不一会儿，便小心翼翼地捧着一
撮金黄的桂花归来，稚嫩的小脸上满是
喜悦。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多年
前的影子，小小的自己捧着桂花，那份欣
喜跨越了时空，在这一刻重合。在宁波
生活多年，我也学会了用桂花制作各式
各样的美食，如桂花糕、桂花糖藕、桂花
酒酿圆子……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在所有咏赞桂花的诗词中，我最偏
爱李清照的这首《鹧鸪天·桂花》。桂花
不以艳丽之色夺人眼球，却以淡雅之姿、
馥郁之香，赢得了“花中第一流”的美
誉。这就是桂花带给我们的惊喜吧，真
正的美好，无需浓妆艳抹，无关乎外表的
华丽与喧嚣，而在于内心的丰盈与纯
粹。桂花，已从我记忆深处表姐梳妆台
上那抹神秘的幽香中走出来，缓缓渗透
进秋天的每一个角落。

何须浅碧深红色
□李敏栾树花开

又一秋又一秋


